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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王院長您好！聽了您的演講，深有同感。後學有一個問題
向您請益。繼往聖，開來學。三民主義源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一貫道後，國父孫中山先生繼承創立三民主義主權憲法，到今
日全球只有台灣、台澎金馬有三民主義主權憲政掛牌。實際上，監
察院在八十一年被改為總統指派，國民大會在八十八年被廢除，這
兩個重大錯誤應如何回復回來？您在立法院長久，請您回覆一下，
要將國父精神主義真正落實在台澎金馬，監委恢復民選、重組國民
大會，這兩個重要政權單位，應如何讓這兩個單位恢復正常運作？
如何進行？請您回覆，謝謝！
　　Ａ：國父在整個政治體系他是把它分政權跟治權，政權就是像
總統，就是代表政權，治權，五院就是代表治權。當時他有一個規
畫，好像國民大會也是政權，也是代表人民的，但是五院它是治權
，是治理這個國家的權力。所以行政院長是國家最高的行政首長，
不是總統。現在總統他當然是民選的，與時俱進。所以總統他是人
民直接交付這個權力給他，他當然就是要等於實質的來實踐他的競
選諾言，或者是他的政治主張。這個時候，總統的作為有些跟憲政
的原理是有違背的，但是無論怎麼樣我們還是尊重。
　　現在的這個政權，它本身也是擁有所謂的我們國家的安全，國
防、外交、兩岸等的一個實際主權。所以，總統他能夠來指派他的
行政院長，這個就是國父五權，後來我們制定憲法之後把它做更章
的，當時五權，這個行政院長是由我們國會來行使同意權的，現在
不必，就是直接來任命。這表示總統就直接來指導、決定各種行政



政策，像現在有很多我們的政策都是總統來拍板，年金的改革，這
幾天而已，也是她來拍板。其他很多的事實我們都看到，事實上，
行政最高首長要負最高的行政結果的責任，但是，很多行政首長他
要負責任是對的，但是他的權力卻是來自於總統，所以總統才是最
後的權力者。所以變成總統有這個權，這個行政院長有責，這樣子
，一個總統有權卻無責，這個行政院長有責卻無權。所以這個就是
一種，國父的五權到現在的一個很，就是等於讓我們，事實上也是
一種新的調整。國民大會廢除了，他把他的權力也是交到立法院來
，譬如說，行使人事的同意權交給國會，還有修憲的提案權交給國
會。但是還是有做若干的修正，當時如果國民大會要修憲的時候，
他們修了通過就好了，現在在立法院通過提案，通過修憲案以後，
還要把這個修憲案付之全國人民來複決。所以這個都是與時俱進，
都是時代在進步，時事都在變化。
　　所以，因應時代所做的一些制度上的調整，我想跟《孫文學說
》我們應該是也沒有違背。因為《孫文學說》還是說人類還是要求
進步的，物競天擇原則，他還是說要求進步的。當然他定的當時的
五權憲法就是已經是司法，英國的比較多，或者美國的也有，它是
三權，我們這裡是五權分立，是參酌我們當時中國歷代以來的各種
制度，來定了這樣一個五權分治的一個制度出來，當時的環境就是
這樣子。今天走到，大家一直希望能夠廢除監察院、考試院，讓考
試院歸到行政院，監察院大部分都是歸到立法院來。像這樣的一個
制度上的調整，這是現代國人很大的一個呼聲，他們希望就是調整
這些憲政的架構，然後能夠讓國家更好。這樣是不是真正會通過？
未來看看各方面的這個力量的角逐，還有最後要靠人民是不是同意
，這樣來做一個結論。
　　所以，國父的這個學說，當然非常值得我們來學習，但是今天



我們重要的是學習它的精神。按理說，人是可以變的，政也可以變
的，制度更是可以變的。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學習孫文精神，奉行孫
文的精神，他講的主權在民，他講的，他也是推崇孔孟的，特別是
孟子的學說。所以，我們說，孫文到今天還是為大陸所敬重，我們
講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他們現在好像是
民族主義奉行得很徹底。所以，這個民族看起來他們是非常團結的
。民權主義可能他們現在還在努力提升，台灣也要影響他們在民權
主義方面多所奉行。但是他們尊重國父，他們也是他的所謂民生主
義的執行。所以像他的南方大港、東方大港，現在都建起來了，現
在全國的公路、全國的鐵路，特別是高速鐵路等等，都已經形成網
了。所以它要提升它的民生的一個水平，它在在都是以國父的精神
，依據大陸的現況，然後去制定各樣的計畫，這個計畫，五年計畫
、十年計畫、二十年計畫等等，一直來，然後推行這些計畫，計畫
都是奉行國父的這些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等，一直在推動執行的
。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就是要非常的敬重我們的國父，他的精神
我們都要效法，我想這樣子大家所得的民主應該才是真民主。這是
我粗略的一個淺見，希望指教。
　　還有一個，第一個問題是什麼？你剛才第一個問題。
　　Ｑ：應該是這樣。
　　Ａ：就是這樣子，好。
　　主持人：現場來賓還有沒有問題要提問的？請。
　　Ｑ：院長您好！今天非常的感謝您在這個地方做這場演講。我
是一個虔誠的一貫道徒。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受上天的啟示，跟
前輩的帶領，到南美洲去弘法。我是一個通靈的人，能夠直接受上
天的指引。二Ｏ一一年的時候回到國內，我沒有想到會留在國內這



麼久。今天是看到院長您站在台上，我真的很感動，我們坐在台下
，您站在台上站那麼久。我在幾次的民間的聚會之中都看到您，在
前年的六六梅花湖旳祭典，您就跪在那裡跪了將近一個小時，在大
熱天裡，穿著西裝，因為祭文念了很久，您就跪在那裡。今天同樣
道理，您站在那裡，我們坐在這裡。首先我要表達我的感謝。
　　另外，我們知道所有天地造化的原理裡面要有一個所謂的地天
泰卦，我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一個地天泰卦的一個表現。您高高在上
的人卻在那裡罰站，我們這些百姓卻坐在這個地方。但是我也誠懇
的希望說，這樣的一個地天泰卦能夠更加的擴充，能夠影響到整個
國家，還有我們所有的政治。也希望有機會能夠再進一步的跟您交
流，因為，事實上，上天非常的關心台灣這塊土地。
　　在兩年多前，上天指引我，叫我去參加議員選舉，像我這樣一
個，當然，後來上天導引我，告訴我什麼叫做真正的政治。所以我
寫了很多的論文，參加的大小會議超過兩千場以上，發放的文宣超
過三十萬份，包括立法院的陳情案件，我寫了大概超過一千次的陳
情信函，完全都沒有回應。剛剛劉主席所提到的監察院，人民在那
裡的陳情案件，每一屆的監察委員接受的陳情案件超過十一萬件，
其實那個地方才是真正的民意機構。
　　我們知道，任何人得到多種權柄的授權之後，而且一張選票之
後，決定了所有授權之後，他必然是貪污，必然會腐敗。所以分權
設立所有的監督體制，分權設立所有的政權機構，這是國父最重要
的主張。而今天我們的國家卻把所有的這些監督體制給合併在一起
，成為五權合一、六權合一的立法院。相信在這個政治的洪流之中
，院長您有很多的委屈。但是，我希望說能夠有機會進一步跟您交
流，我們最近很多的活動都非常的重要，我誠懇的希望跟院長您有
機會能夠做進一步的交流。



　　只是這樣的一個訴求，簡單的說明一下，就是說還權於民的過
程之中，就像我那時候在參加議員選舉，來的幾個法官說，今天，
剛好里長也都在那裡參與選舉，然後那些人要求說，我們一起來宣
誓不能貪污。我當時退到旁邊來，不好意思，我再一分鐘就好，我
告訴他們說，以前人民可以選國民大會代表，以前人民可以選省議
員，以前人民可以選監委，以前人民可以選鄉長，以前人民可以選
鄉民代表，現在都被你們廢光了，只剩下可以選里長，然後你叫我
們在那裡立願。所以希望就是說，當然也是聽聽您的意見，然後就
是提出這樣的一個請求，不知道能不能再進一步的跟您有所接觸。
謝謝！
　　Ａ：好的，道親，這位道親他的提問我簡單做一個回應。第一
，我們要彼此進一步聯繫沒有問題，我就在立法院，隨時跟我的祕
書去聯繫，我希望在很多場合都能夠有跟你互動的機會。第二，我
想還政於民，這個要具體的作為就是讓人民去選出要管理他們的這
些領導人出來，這就是還政於民最具體的做法。
　　你說監察院是實質的民意機構，並不是，它的職權不在這裡，
實際民意機構還是立法院。每年有那麼多的這些陳情案件，只是他
不滿很多行政措施，或法律的、或法庭的措施，他不滿的，拿去那
邊，要求監察院能夠幫忙處理，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事實上他很
多還是不受理的，十一萬件怎麼做得完？像立法院，來立法院陳情
的一大堆，所有人民請願案在立法院，我們只能夠審查什麼？只能
夠審查看它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個議案，能夠成為議案的話，我們院
會會加以處理。否則的話，人民請願，我們就是盡量以委員會的立
場，能夠幫忙協助解決的就去解決而已。
　　通常選民服務就是我們委員的一個天職，現在說還政於民，要
人民當家做主，有選舉的權利。你要獲得人民的信任、獲得人民的



支持，當然民意代表本身就要有服務。所以，這個服務，我們盡我
們所能。但是很多民意代表的觀念跟行政部門的觀念不一樣的，認
知不一樣，價值觀也不一樣。所以產生了什麼關說，什麼說。各位
，關說跟關心差多少？關懷，或者是能夠建議，或是怎麼樣，你怎
麼去分別它？你要講他怎麼樣就怎麼樣，你要講這個民意代表好就
好，講他不好就不好。事實上，民意代表也有他難為的一個現實面
。但是，真正的民意代表還是立法委員，立法委員究竟還是人民選
出來的，大家去找委員服務，這是天經地義。監察院不是在這個，
它是處理民間遭受到行政部門的不平的這些事項的時候，他訴諸於
到監察院去。監察院主要是彈劾、糾正、糾舉，還有所謂審計的工
作，它主要的職權是在這裡。所以，它是事權機構，它不是民意機
構。過去它也是被列為是三大民意機構之一，但是它把部分的調查
權，大法官也解釋，給立法院擁有，還有它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
權，也被轉到立法院來，因為立法院是代表民意，民意要跟總統、
副總統做彈劾，加上一個罷免，都在立法院來行使。所以它的職權
上並沒有人民所謂民意的這樣一個意思在裡面，並沒有。所以，希
望你能夠了解。監察院對某些官員作為不當，違背法律，或怎麼樣
，給他彈劾。或者是他處理行政措施不當，這個行政措施不對的時
候，監察院可以給你糾正、給你糾舉，大概就是這樣子。審計就是
對於已經完成的這些預算的雛形，它的結果要做出一些審理的工作
，做一些最後的一個批判的工作，大概就是這樣子。各位還有什麼
問題沒有？
　　主持人：好，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王金平院長：來，我們陳董事長，也是我們基金會的董事。
　　Ｑ：院長好，大家好！是這樣，我剛剛有點急，很怕時間都到
了，沒有機會發言。因為我覺得真的是，這也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能夠讓我們大家聚在這裡，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緣分。放假，今天
又是愚人節，我非常相信傻人有傻福，人在放假的時候，其實是最
好的充實的時光。我想，我今天也很意外，我沒想到說，院長其實
好像把他人生的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但是卻是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
辦法有的經驗。因為政治，其實就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個人，是一
個國家的全部，它代表我們全民，也是在很多不同的總統領導下的
台灣的階段，然後把他的經驗告訴我們。我想我們所有的人在聽的
過程，其實我們好像跟著院長一樣，一起當了好幾屆的院長、副院
長，一起感受他的心情。
　　所以，我聽完，我一樣的，我也是心裡很多的波濤洶湧。一個
國家要從，以前我們小時候好像還有很多的禁忌，包括我現在每一
次去新加坡，不管是業務上各種，我們都很羨慕新加坡的經濟、清
潔，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我每一次坐計程車，新加坡的人都會
告訴我，他很羨慕台灣，很民主，可以總統直選。所以我想，人類
是這樣，不管在物質或精神各方面，民生，食衣住行、色聲香味觸
法各方面，其實人類都希望能夠過得不要說富足，希望能夠平靜、
能夠幸福、能夠快樂。但是，其實整個社會，不管是我們台灣的，
世界各地，包括剛才院長也幫我們舉了川普，其實川普大家也還在
看他做得怎麼樣，就像台灣也有很多的地方民主這個過程還一直在
混亂中。當然混亂我們不希望，已經二十年了，不能再混亂太久，
應該要在這個階段，我們希望全民的能力，讓整個國家，包括政府
，能夠真的注意到人民要什麼。
　　我個人倒是覺得，院長把這麼好的經驗都已經累積在您的一生
，這麼好，也分享給我們。我的期許，倒是想，我們有沒有辦法，
因為當政者，我們常說，我們其實很多朋友也都變成政治人物，以
前他很多很好的理想，當他成了政治人物以後，當他因為有那個位



置在的時候，他的腦袋常常不太靈光，常常不由自主的不太進步了
，以前很精進的，現在都不精進了，我們剛剛講的六度裡面也有精
進，然後沒有精進當然沒有智慧，這個其實是事實。我們今天在場
也有一些教授，他們也跟我講，像這幾年這幾屆的總統都很喜歡用
學者，可是這些學者一旦換了位置變成政治人物的時候，其實他們
反而成為人民的公敵。我想這也是事實。
　　但是到底是怎麼樣，然後民意代表常常因為選舉，選舉期間非
常的謙虛、非常的謙卑，一直拜託、拜託，低到九十度以下，他什
麼都做得到，可是上去了以後，他到底做了什麼，為什麼國家會這
麼亂，其實亂源就是他們。可是這樣講又很不公平，其實他們也很
辛苦，就像也是常審案子審到半夜。但為什麼會這樣？我想我們不
要去指人的問題，不要說是一定指名道姓是誰的問題，我們就說是
名利的問題。因為院長最後一句說，萬一他講得不夠周到，言不及
義，請我們要多多指教，我覺得心裡真的是有一定的激動，這麼努
力、這麼用心整理了他的人生經驗，怎麼會言不及義？當然是言及
義，對不對？我想這是肯定的，一定是言及義。
　　但是為什麼在那個平台，全國最高的機構的平台，可以有機會
帶領人們最好的時候，把國家的方向弄亂了？因為太多的利跟義交
錯的時候，人類其實惡源在那個心中，在混亂的時候，很容易見利
忘義，我想這是整個全世界的，也不是台灣，全世界的。但是我們
今天有這麼好的緣分在這裡聚在一場，我倒是想，因為人有權力的
欲望的時候，有位置地位的考量的時候，常常會見利忘義，更不要
說樂善勇為。光這個樂善勇為跟見利忘義，都已經是兩個很高的層
次的差異。所謂樂善勇為是，光想到這是善的我們就應該要去做了
，那見利忘義是還看到有利，然後忘了義，或是能夠見義勇為，這
三個層次差異很大。我在想，院長今天，其實我很高興，您卸下了



院長的位置，可是您的經驗這麼好，這應該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上天送給台灣人，送給世界上所有人最好的一個機會，您可以沒
有選票的負擔，您可以沒有地位的負擔，因為您什麼都做過了。您
現在其實可以，就像今天講王道，我一直在看這句話，「其實所謂
王道，實際上就是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
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
制度前提下，所採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我認為這正是最好的時
候，院長應該來帶領大家行王道的時候。以前您做院長，可以影響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您現在來行王道，帶領大家做對的事，不要說
跟以前的聖賢人比，我想全世界有緣分的人就一起會跟著您做。我
覺得這應該是今天這一場會議一開始帶來的，我覺得我得到了上天
的啟示。這是我的感動，謝謝！
　　Ａ：好的，謝謝，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努力。
　　Ｑ：但是您要承擔，而且要承諾，我們讓院長承諾我們好不好
？好。真的，我覺得人類不會永遠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這樣的t
iming，可以沒有權力、沒有選票的考量，可是卻在一個人類精神
的高峰點。您的一言一行，很多人會跟著您做，因為那是對的。您
的經驗，包括過去混亂的政治，可是您知道混亂中怎麼樣，就算是
三年前的問題，您怎麼樣把它度過了，這也是一個很難能可貴的經
驗。再加上又有這些歷史文化，又有一些宗教的教育，我想您要勇
敢的承擔，帶著我們，很多人應該會知道，那個方向就明確，因為
不用再考慮選票，只想什麼是對的事，我們一起做，謝謝！
　　Ａ：好的，非常感謝陳董事長這番勉勵的話。妳的要求，我只
能夠說，我會追隨大家，但是能做的我都做了。譬如說，全國的道
教聯合會要我來組，香港一直也希望我能夠來組這個團體，我也組
了，我也當理事長。像星雲法師要我來籌組中華傳統宗教總會，這



個已經第三年了，我也把它組起來了。而且每年，現在十二月二十
五號都是變成世界神明的聯誼的日子，都是在佛光山，最起碼都有
五萬人以上在那裡。這個世界神明在那邊交匯的，有人形容說，那
是世界上磁場最強的一個地方，就是那一天，因為有幾千尊的神明
都一起聚集在佛光山佛陀館那裡。像這些該做的我也都做了。
　　所以，昨天有一位，他是天理教，來找我，訴說他幾十年來的
問題，他說上天要他來找我的。以前已經找過一次，已經多次的幫
他解決問題，還沒有解決，最後一次是誰帶他來？是我們行政院某
個重要人物，等同他的機要帶他來。我說你直接找你老闆就好，你
老闆就有權力去處理這些事。他說：不是，上蒼說要他來找我。要
來找我，我也讓他找，他說這個問題一定要我來收圓。要我收圓我
就收圓，我也接下來了，該做的我們都會承擔。
　　我本身家裡，從小是一個道教、佛教都融合在一起的，但是我
本人主要還是在佛教方面。我們也經常看到淨空法師他的教導，他
主張一切宗教都是平等，宗教是平等的。所以我在處理所有事情我
不分宗教，要參與，能夠去的我都盡量參加。所以一貫道的活動我
也經常去，你們的每一個，像發一崇德、寶光建德，我們現在在做
主任委員這裡玉山等等，每一個要求我怎麼做，我都盡量去，我都
盡量去參加。
　　曾經在十幾年前，我還是當立法院副院長的時候，當時行政院
副院長是徐立德，當時全國各個宗教都有它宗教用地的問題，都違
背了都市計畫法，它本身不是宗教用地，或者是違反交通，或者是
怎麼樣，還有很多宗教的稅的問題等等。我記得我當副院長的時候
，十大宗教都到立法院來陳情，十大宗教我都安排到行政院去處理
全國一致性的問題，就是我講它的道場用地問題、所謂稅的問題等
等。所以，一個場合，連戰先生也非常的慈悲，他聽到我要求以後



，就要求徐副院長跟我，兩位副院長共同在行政院裡面主持，包括
各部會，內政部也好、財政部也好、法務部也好，非常多的部會都
來，一共三百多個人，我們十大宗教的負責人大概都來了，在那裡
共同來把這些問題處理解決。當然後續還有很多需要個別服務的，
還有很多，我想我的助理們還是一樣，我們來者不拒，我們能夠跟
大家結一個法緣、結一個善緣，這總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現在比較講得玄一點，有人說我政務已完成，我政務方面已經
完成了，接著是什麼？接著要政道要合盟，要聯盟，政道要聯盟，
就是將來在政治跟所謂的宗教要結合在一起，道務也要我一直來承
擔某些部分。所以，說政務已完成，未來就是政道要合盟、要聯盟
。所以這個等於也是我未來要做的工作。所以，現在我更注重在宗
教方面，把宗教的精神能夠融入到、引導到、灌溉到我們的政治領
域去，我想這是我必須要承擔的一個責任，當然力量還是有限，還
是要各界大家共同來配合。
　　所以，現在道教方面，超乎一般的，可以說最高層的道教的這
些相關的事情要我參與，我都直接來承擔，這個我不用說太多。總
之，儒釋道是我們共同在遵循的、共同在信仰的一個教。我們就是
，法無高下，一律平等。所以，《金剛經》上也講得很清楚，本來
就沒有高下。所以我們不必分什麼。但是，我們中華傳統宗教總會
總是希望藉著佛光山的場所，藉著那裡所有的各種資源，希望能夠
跟道教寺廟融合在一起。我不敢講怎們樣，但是我知道，我理解到
星雲大師的意思，希望盡量能夠提升我們宗教的各種水平，希望能
夠藉由佛光山道場的各種資源，來提升我們道教方面的一些水平，
我想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所以現在這方面很熱絡，包括像菲律賓的
天主教也加入了，大陸，就是兩岸四地都有了。所以，這個組織好
像愈來愈龐大。我們國內的重要的道教團體都加進來，當然佛教方



面彼此間還是有一些還沒有辦法馬上融入的，但是未來再看看。
　　淨空長老他一直都在做宗教融合的工作，也一直把佛家的慈悲
喜捨的一些理念，能夠一直推廣到其他宗教、其他場合去。所以像
他在澳洲，經常都邀請不同宗教的人，他們的活動淨空法師也都支
持、幫忙、奉獻。他也是另外一種，除法布施以外，還是做物資的
布施，一樣。他有他的道理、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方式、有他的程
序，一步一步做，做到現在，他在澳洲大概很多宗教都是好朋友，
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隔閡，而且互相支援，互相來連結。我想這個就
是宗教平等，也是等於眾生平等的一個實踐。所以淨空法師很多他
的理念，都值得我們要去了解、要去學習、要去奉行、要去實踐的
。我想這個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就是這樣子。叫我做什麼事，反正
能做的我一定會做。
　　所以，還有其他很多的我們也有奉獻的，像我當了我們的義消
，義消，二十年前是李總統要我去成立的，全國義消協會。我當了
好像六、七年，卸任了，卸任了要換別人，我們的打火兄弟，全國
有幾萬人，就是一直不要讓我下來，說你一定要在這裡繼續服務。
所以不得已，就改為叫做義消總會，把協會改為義消總會。好，義
消總會又過了，已經任期到了，我說還是找其他人，最後他們還是
不要我走。最近，大概幾個月前，又把它改成叫做台灣義消聯和會
，聯和這個和是和平的和，不是合作的合，改做聯和會。這些兄弟
不要我離開，一樣把我綁在這裡，這麼講也不好意思，但是還是被
留在這邊。留在這邊，一個職位我總是不會說去平白的浪費它，或
者是好像不盡責去為他們服務。所以義消的很多法律案、預算案，
什麼什麼，我們該服務的都服務，很多活動該參與的我也都去參與
，我不會去推辭。
　　像我在服務，我成立的台灣癌症基金會，你們看最近也有很多



活動。台灣癌症基金會是二十年前，也是蔣彥士先生人家要他來做
，很多院士、很多癌症的這些專家他們要請蔣彥士先生，蔣彥士先
生跟他推薦說王副院長，王副院長最恰當。所以他們就來找我，我
沒有推辭，我說我一切都是外行的，我怎麼會涉及醫療的部分，但
是結果一做做到現在。我想我們台灣癌症基金會現在也是台灣最重
要的癌症基金會的一個機構之一，一度他們來推選，我變成是台灣
癌症各種機構的聯合會的理事長。該做的我都盡量去奉獻。
　　像台灣生物科技與醫療產業，當時（也大概是十八年前，我剛
當院長）這些人就要我來組成這個組織，我說我對這個方面不懂。
他們說你來做，因為你是院長，所以你能夠好好領導，自然可以運
用各種資源來協助這個發展。所以，成立不久以後，要我到中央研
究院去演講。中央研究院院士那麼多，我怎麼去演講？但是我還是
硬著頭皮去演講，慢慢的就熟悉。所以，後來這個會也就形成今天
的所謂生策會，生物科技及醫療產業的策進會，就是我們所謂的生
物科技領域方面，到現在維持，後來改成生策會。我們有資策會，
這個是生策會，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新的生物科技方面的團體，到今
天它還是領導著，也是配合著，也是經常影響到政府的生物科技的
政策。
　　所以，當時在蔡英文總統卸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那段期間，有一
天她還有翁啟慧院長、還有陳建仁，他當時是國科會的主委，還有
當時經建會的主委叫何美玥，四個人來找我，提出一個所謂生物科
技的發展的法案。這個法案，他來跟我講，台灣這個法案沒有過的
話，大概生物科技都完蛋了，這些都是已經步入黃昏的時候了。所
以一定要快，不能等到下一個會期。他說這個法案是什麼？是美國
當時眾議院有一個叫杜爾，杜爾是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人，他兩
個參議員去提的案子。這案子通過以後，然後讓美國真正能夠生技



及醫療產業受到激勵、受到保護、受到各方面的一個獎勵。像它的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像它融資的問題，像它研究者可以拿到股的問
題，可以參與經營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在他們那個條例裡面激
勵出來。所以終於造就了美國兩大生物科技的中心，一個就是波士
頓，一個就是灣區，這兩個。現在形成第三個生物科技的中心在哪
裡？在聖地亞哥。現在美國究竟還是主導整個全世界的生物科技。
所以他說，當時因為這個法令，才造就今天美國這樣一個發展。
　　後來他們拿這個法案，他們擬出一個草案出來，我終於在十一
天裡面，從六月一號這個提案，他五月三十號交給我，六月一號我
去聯署，然後我親自提案，照道理講，我們立法院院長、副院長不
會有提案的，我還是提案，提案完以後就去聯署，一個小時之內聯
署一百多個人，然後再過兩個禮拜，就是六月十四號晚上、十五號
凌晨，把這個案通過。這個案通過，當然後面還有必要的修正，幾
天以後還有修正的地方，我們立法院還是修正它。所以才能夠造就
今天有台灣這樣一個生物科技的產業出來、醫療產業出來。能夠奉
獻的，我們都盡量奉獻出來。
　　你當一個院長，你做什麼？社會服務工作要，服務工作是萬端
的，不止一項，人家要拜託你證婚，你也要證婚，人家要拜託你去
奠祭，你也要去，這是公器，公器大家一起來用，能夠用到正當的
地方、用到對的地方，用到有利於民眾、有利於國家發展地方，當
然我們要盡量奉獻。所以，生策會我到這一任，我這個任期完以後
，就是以前台大校長陳維昭先生接任，他本來是副會長。後來，陳
維昭先生卸任以後，我們去找，本來要找翁啟惠先生，但是他那時
候因為有案纏身，所以就不便，他也很理解。後來就找誰？找張善
政先生，找張院長，行政院張院長，卸任了。所以他現在來領導，
我們也都是極力支持他。但是我離開這個生策會，我依然還是這個



生策會的創辦人。所以他們還是尊重我，什麼任何一個場合、任何
一個活動，還是創辦人為先。
　　但是他們還尊重我什麼？還成立一個叫做生物科技政策中心，
就是相關的國家的政策，有關於生技方面、醫療產業方面的政策，
跟政府要打交道，跟政府做建議，要求政府支援能夠來投入這些領
域，這個工作我該做我就去做。做，我是不是圖利自己？我報告大
家，我任何一張生物科技股票都沒有。所以當時有媒體在Ｃall-in上
說，王金平那個時候科技股票不知道有多少。上天知道，我一張都
沒有。什麼事都要對上天負責的，對自己負責，對大家負責，最主
要還是對自己良心之外的上天負責。所以，像能夠奉獻的我都奉獻
。所以陳董事長妳放心，我能夠做的我大概都做。
　　其他社會公益的，我還兼任很多的，擔任很多其他的組織，像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我擔任院長時候，我擔任了十幾屆的十大傑
出青年的選拔，我都當主任委員。但是這次，這個院長我已經卸任
了，新的院長，本來新的青商會來跟我談好了，要求我再繼續擔任
主任委員，我也答應了，但是後來他們無聲無響，反正青年人，就
去請我們的蘇院長他來擔任。然後我們基金會就來請示我，他們的
活動我們是不是繼續去參加？我說當然參加，不能因為我不擔任主
任委員，我就不去幫助他。每年都是我們指導他的，我們也是資金
方面幫助他們，讓他們辦得成，我說年輕人大概經費都不夠，我說
我們還是照樣去。所以他們照樣去，不會因為說我不在那個主委的
位置上，我就好像有黨派之分，什麼之分。所以該奉獻的我們都奉
獻。
　　今天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我做到現在也是沒有休止，已經十
幾年了，照道理講，這個是應該沒有任期的，反正是董事長，董事
長就是沒有任期的，理事長就是有任期的，我會一直再做下去，我



們也把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發揮得很好。我做其他的還非常得多，
反正任何我承擔的職位我一定要去負責，我不會說空有其位，然後
去誤人家的團體，誤人家個人，我不會。所以再苦，我想我們該承
擔的就是還是承擔起來，但是還是需要大家多多的支持、配合。
　　好，謝謝大家，謝謝。
　　
　　


